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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海峡崛起的历史逻辑

———郑和七下西洋七至满剌加考实

万　 明１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 历史上的马六甲海峡名不见经传。 国际上习惯以马六甲称呼该海峡，是以海峡得名于著

名国际贸易港口马六甲（Ｍｅｌａｋａ，原称 Ｍａｌａｃｃａ），即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首府马六甲市。 马六

甲是满剌加的音译，由满剌加衍变而来，是海峡专有称呼，始自 １５ 世纪初满剌加王国的兴起，并
逐渐形成重要国际贸易港口城市。 满剌加王国兴起与海峡崛起密不可分，海峡崛起与郑和七

下西洋有着紧密联系。 迄今一般认为郑和下西洋五次到达满剌加，也就是从第三次下西洋算

起，这一问题因《明实录》失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出发时间，同时也失载首次前往满剌加赍诏封

王的使臣之名，形成悬案一直没有解决。 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满剌加，确定为七次，需要进

行全面考证，以彰显海峡的重要。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消除了海峡的海盗问题，为海峡安全建

立保障，对于海峡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我们对郑和下西洋的研

究，不仅是在追踪明代中国揭开人类大航海序幕的轨迹，还涉及如何看待和理解全球史的重大

问题。 郑和下西洋如何改变了世界？ 对此可以从满剌加海峡的崛起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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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海峡，又译麻六甲海峡（英语：Ｓ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Ｍａｌａｃｃａ；马来语：Ｓｅｌａｔ Ｍｅｌａｋａ），是世界最为

著名的海峡之一，位于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

苏门答腊岛之间，西通安达曼海，东连南海，形
成太平洋、印度洋与亚、澳、欧、非四洲的咽喉之

地，为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要道。 该海峡有

着悠久的历史，从南海到印度洋，一直是古代中

国和印度之间的海上通道，阿拉伯商人从印度

洋航行，通过海峡到南海，直至中国的航线也早

已开辟。 今天随着中美关系和中国周边地缘态

势的深刻变化，中国需要逐渐降低对传统的马

六甲海峡通道的依赖，建设新的印度洋通道。
因此，回顾马六甲海峡的历史，不仅有学术价

值，而且具有现实启示。
１５ 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人大规模地

走向海洋，从海上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联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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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合点即在印度洋，进一步而言，古代丝绸之路

从陆向海不可逆转的重大转折也于此时发生，
这一重大转折，正是以马六甲海峡的兴起为

标志。
本文梳理历史上马六甲海峡在 １５ 世纪以

前的历史状况，１５ 世纪初马六甲海峡崛起与满

剌加王国的兴起的紧密联系，结合明代郑和下

西洋对满剌加王国兴起的影响，探讨马六甲海

峡作为海上国际贸易重心的演化逻辑与形成机

理，剖析新兴的满剌加海上王国发展过程展现

的特征，以期揭示郑和下西洋时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迅猛发展态势，分析 １５ 世纪初中国航海外

交的深远影响。 郑和下西洋如何为建立现代意

义的“一带一路”国家倡议提供了历史资源？ 从

新的视角观察，追溯和阐释海峡崛起的历史，有
助于对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代的理解和认识。

一、满剌加王国兴起与郑和下西洋

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历史上东西方交往

重心曾经发生过从陆到海的重大转折，转折点

就在马六甲海峡崛起之时，满剌加王国成为转

折的标志。 马六甲海峡在 １５ 世纪以前无名，追
寻海峡得名的历史渊源，是得名于古代名城马

六甲，即今天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首府马六甲市，
那里是中国明朝称为“满剌加国”的所在地。 １５
世纪初满剌加王国兴起，海峡由此以满剌加之

名而彰显，故满剌加王国的兴起对于海峡的崛

起极为关键。

１．１　 满剌加王国的兴起

关于“马六甲”，是“满剌加”一词的音译。
在中国明朝，亲历下西洋的马欢《瀛涯胜览》、费
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记》，和《郑和航

海图》皆称“满剌加”，《东西洋考》称“麻六甲”。
满剌加的含义，有两种解释。 据《马来纪年》记

载：当罗阇斯干陀沙（拜里迷苏剌）在一棵浓荫

广被的大树下休息时，发现他的猎狗追赶鼠鹿，
反而猎狗被打跌到水里，他不禁大悦道：“这是

一块好地方，就是鼠鹿也极为勇敢，我们就在这

里造一座城吧”。 他便问那株大树的名称叫什

么，据说是满剌加树（Ｍａｌａｃａ），于是就把这城叫

做满剌加。① 另一说法，认为马六甲即“集合”之
意，因 阿 拉 伯 人 称 集 市 或 商 业 中 心 地 为

Ｍｏｌａｋａｔ。② 今天的马六甲海峡，名称来自 １５ 世

纪初满剌加王国，是以满剌加王国所在城市而

得名的海峡。 因此，王国的兴起与海峡的崛起

密不可分。
洪武年间，明朝对外交往的 ３０ 个国家中并

没有满剌加国。 在中国史籍记载中，满剌加首

见于永乐元年（１４０３ 年）十月，当时永乐帝派遣

内官尹庆“赍诏往谕满剌加、柯枝诸国，赐其国

王罗销金帐幔及伞，并金织文绮、彩绢有差”。③

永乐三年（１４０５ 年）九月，“满剌加酋长拜里迷

苏剌” （马来语：Ｐａｒａｍｅｓｗａｒａ）派遣使臣随尹庆

来明朝朝贡。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瀛
涯胜览》记载满剌加“此处旧不称国……国无

王，止有头目掌管诸事。 此也属暹罗所辖，岁输

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④由此可见，此前满

剌加是附属于暹罗国的，拜里迷苏剌当时的身

份是酋长，而明朝在他遣使来华后，就“封为国

王，给以印绶”，还以其使臣之请，赐满剌加国镇

国山碑铭，永乐帝为之亲制碑文。⑤ 王赓武先生

认为：“马六甲是接受永乐皇帝碑铭的第一个海

外国家，这一事实是突出的。”⑥这种迹象表明，
永乐皇帝很可能已经认识到满剌加地理位置的

重要性，是直接通往西洋的要冲之地，所以明朝

很快就封王建碑，使酋长拜里迷苏剌的权威身

份合法化， 建立了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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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汉代以后中国人与阿拉伯人通过海

峡交往的历史持续不断，但是马六甲海峡一直

没有确切的名称，原因就在于海峡一直不存在

与印度洋其他港口媲美的国际商业贸易中心。
１５ 世纪初，当时的满剌加王国处于暹罗王国（今
泰国）的控制之下，每年给暹罗贡金 ４０ 两。 马

欢随郑和第三次下西洋（１４０９ 年）到达满剌加

后，对于满剌加地理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存状态

记述如下：其国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连山，
沙滷之地。 气候潮热暮寒，田瘦谷薄，人少耕种

……人多捕渔为业，用独木刳舟泛海。① 正是在

明朝与满剌加建立关系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

改变，明朝使得满剌加摆脱了暹罗的控制，而郑

和远航与满剌加建立了特殊的合作关系。
史载，永乐五年（１４０７ 年）十月，苏门答剌、

满剌加国王并遣使者来华，“诉暹罗强暴，发兵

夺其受朝廷印诰，国人惊骇，不能安生”。 为了

维护和平，不辜负满剌加对中国的信赖，明朝一

方面诏令暹罗归还满剌加所受印诰，让其“自今

安分守礼，睦邻保境，庶几永享太平”；②此后暹

罗遣使向明朝“谢罪”，明朝平息了满剌加与暹

罗的这次争端。 另一方面，在永乐七年（１４０９）
九月，派遣郑和再次出使满剌加，郑和正是在永

乐七年（１４０９ 年）第三次下西洋期间，受命“赍
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这就是曾跟

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记载的为满剌加王

拜里迷苏剌的册封，“遂名满剌加国，是后暹罗

国莫敢侵扰”的由来。③ 综合上述史料，中国明

朝与满剌加王国建立了稳定的外交关系。 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永乐七年（１４０９ 年）是明朝对于

满剌加国王的再次册封，下面还将具体分析。

１．２　 郑和下西洋与满剌加王国兴起

郑和下西洋与满剌加王国兴起有着紧密关

联。 郑和下西洋究竟几次到达满剌加？ 这是郑

和与满剌加王国关系的关键问题，却迄今没有

得到全面的论证。 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追求

真实，书写历史，也即要对过去进行全面梳理和

界定，收集诸多材料，从而建立起一种对历史的

理性认识。 长期以来，郑和下西洋五次到达满

剌加，似乎已成“定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家

博物馆外墙壁画上绘有海船，其幡上写有“郑”
字，并标明“１４０９”。 这明显是指郑和第三次下

西洋于 １４０９ 年到达满剌加。 对此 ２００４ 年笔者

曾提出质疑，后也有学者论证，但迄今仍嫌不

足。④ 表面上看，建构五次说的史料依据有三

种：一是亲历者的记述，跟随郑和亲历下西洋的

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都是自第三

次下西洋论述满剌加的；二是明代官方文献的

记述，在《明实录》中没有郑和第一、二次下西洋

到达满剌加的明确记载；三是石刻碑铭，郑和等

亲立之碑《天妃灵应之记》碑铭文在第一、二次

下西洋也没有提及满剌加的名字。 然而深入探

究史实，疑点重重。 特别是由于持第三次下西

洋到达满剌加说的马欢等人，是以亲历下西洋

者而为一般学界所知，因此这里首先要做的工

作是厘清历史事实，并具体考察造成五次说的

复杂原因， 进行全面分析和解读。
以往造成认识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第

一次封王建碑之人的记载阙如，那么何人为第

一次赍诏往封满剌加国王之人成为问题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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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问题，对此提出异议。 笔者曾于 ２００４ 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国际会议上发文，首次对于郑和下西洋五次到达满剌加提出了质

疑，指出郑和下西洋每次必经满剌加，并探讨郑和有可能在第一次

下西洋即到达了满剌加，参见：万明：“郑和与满剌加———一个世

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５ 年春之卷。
时平也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曾在必经之地满剌加停泊，并提出

郑和“本人亲自访问该地近 １５ 次左右”的观点，参见：时平：“郑和

访问满剌加次数考证及评价———历史与环境分析的个案”，《太平

洋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第 ８０－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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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以往一般认为， 中国与满剌加关系的开始

建立，是由尹庆完成的，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与满

剌加没有发生直接关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尹庆并不是前往满剌加赍诏封王之人。 尹庆是

于永乐元年（１４０３ 年）十月出使满剌加，永乐三

年（１４０５ 年）九月返回明朝，满剌加使臣随他一

起来华朝贡，明朝随后即 “封为国王，给以印

绶”，并以其国使臣之请，赐满剌加国镇国山碑

铭，永乐帝还亲制了碑文。① 这一事件除了《明
实录》以外，还有《正德大明会典·满剌加国》的
记载可以佐证：“永乐三年，遣使奉金叶表来朝

贡，诏封为国王，给印及诰……御制碑文赐

之”。②

上述记载中最大的疑点，是《明实录》没有

满剌加首次来华使臣回国的记录，以致派遣何

人前往满剌加封王建碑成为一个谜。 迄今一般

认为郑和下西洋五次到达满剌加，也就是从第

三次下西洋算起，这一问题因《明实录》失载郑

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出发时间，同时失载首次前

往满剌加赍诏封王的使臣之名，形成了悬案而

一直没有解决。 问题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
否有可能作为正使到满剌加赍诏赐印，封王建

碑呢？ 兹就此再做全面稽考。
（１）可能性。 从时间上分析，存在郑和第一

次下西洋前往满剌加赍诏封王的可能性。 我们

先分析官方文献记载的问题。 《明太宗实录》记
载永乐三年（１４０５ 年）皇帝下诏派遣郑和第一

次下西洋，发生在这一年六月。③ 因此表面上看

下西洋似乎与九月以后封王之事缺乏联系， 由

此得出结论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没有到满剌

加，也不足为奇。 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出发

时间史载阙如，考虑到下诏之日与出发之时是

有一段时间距离的，因此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可

能有机会与满剌加使臣交集。 根据《明宣宗实

录》，宣德五年（１４３０ 年）六月“遣太监郑和等赍

诏往谕诸番国”，第七次下西洋的颁诏之日也在

六月，④与第一次下西洋颁诏时间月份相同，但
郑和出发时间，却已是“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

龙湾开舡”，⑤已是次年年初。 以此推断，下诏在

前一年六月的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因为季风关

系，很可能出发也晚至次年年初，所以存在他与

满剌加国使臣交集的机会。 既然明代史籍中没

有满剌加首次来华使臣回国的记录，派遣何人

送之归国也不得而知，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出

发时间又失载，那么可以推测满剌加使臣可能

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船队带回国的，也就存在

着由郑和作为正使，在第一次下西洋时赍诏赐

印，“建碑封城”于满剌加的可能性。
（２）必然性。 按照古代季风洋流的航海规

律，下西洋到达满剌加存在一种必然性。 郑和

下西洋航线的走向无疑受到季风洋流的影响。
据马欢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航线，第一站在占

城，第二站在爪哇，然后转向满剌加，其中《满剌

加国》，开篇就是“自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

到龙牙门，入门往西南行二日可到。 此处旧不

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可见先到龙牙门再到

五屿，则到了满剌加。 龙牙门即今新加坡南岸

偏西海峡的石呖门（Ｓｅｌａｔ Ｐａｎｉｋａｍ），今名克佩尔

港（Ｋｅｐｐｅｌ Ｈａｒｂｏｕｒ），因其西口两岸有山挺立如

龙牙，故有此称。⑥ 这条航线的次序还有《瀛涯

胜览纪行诗》为证：“阇婆又往西洋去，三佛齐过

临五屿”。⑦当时依古名三佛齐存在的是旧港国，
即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巴邻旁；满剌加海峡扼东

西交通要道，是印度洋和南海与爪哇海的季候

风交叉点，在帆船时代，季风洋流起着不可估量

的动力作用。 在印度洋上，冬季有来自大陆的

东北信风，夏季有从印度洋吹向大陆的西南季

风，即冬季风送海水西流，夏季风送海水东流，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太宗实录》卷四六，永乐三年九月癸卯，台北：“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 年影印本，第 ７１２ 页；《明太宗实

录》卷四七，永乐三年十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１９６２ 年影印本，第 ７２３ 页。
《大明正德会典》卷九八《礼部》五七《朝贡》三，东京汲古

书院，１９８９ 年，第 ３６６ 页。
《明太宗实录》卷四三，永乐三年六月己卯，台北：“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 年影印本，第 ６８５ 页。
《明宣宗实录》卷六七，宣德五年六月戊寅，第 １５７６ 页。
（明）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里程》，载（明）邓士龙

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 （中），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４１５ 页。

（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东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５ 页注 ２。
同⑥，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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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特有的“季风环流”。 １５ 世纪初叶，明代

郑和七次下西洋，往返横越北印度洋，每次都在

冬季出发，并选在夏季返航，正是巧妙地利用了

季风洋流的规律。 郑和下西洋出发在冬季东北

风的吹拂下，一路上“风帆高涨，昼夜星驰”，船
队在冬季顺风顺水西去， 而返程在夏季西南风

的吹送下，顺风顺水回到本土。 满剌加是船队

候风启航回返中国的地点，因此后来繁盛一方

的奥秘也即在此。 为了全面了解郑和下西洋的

航线，下面列出明人祝允明《前闻记》记载的郑

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全部航程，加以分析：宣德六

年二月二十六日到福建闽江口长乐港，因为季

风不适合出发，直到这年冬季才在东北风的吹

拂下出发远航。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

日到达占城。 根据季风洋流走向，宣德七年正

月十一日开舡，向巽它群岛航行，于二月六日到

爪哇、斯鲁马益， 此时的季风洋流已不适合向西

航行，因此等待夏季赤道以南吹来的东南信风

来临，再向西北方航行。 六月十六日船队出发，
行十一日，二十七日到旧港，七月一日开船，行
七日，八日到满剌加，在那里停留一个月，八月

八日开船，行十日，十八日到苏门答剌。 此时北

印度洋的顺时针季风环流不适合船队向西北方

行驶，因此郑和船队在苏门答剌一直停留到十

月，在冬季风强大起来，北印度洋洋流呈逆时针

运动之时，于十月十日开船，行三十六日，十一

月六日到锡兰山别罗里，十日开舡，行九日，十
八日到古里国， 二十二日开船，十二月二十六日

至忽鲁谟斯。 宣德八年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
三月十一日回到古里，当时正值印度洋上冬季

季风环流最强的时候，二十日大（舟宗）船回洋，
四月六日到苏门答剌，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

剌加，等待季风正顺，五月十日回到昆仑洋。 二

十三日到赤坎。 二十六日到占城。 六月一日开

船，二十一日进太仓。① 对以上整个下西洋航程

进行清晰地概括，按照季风洋流的规律，下西洋

往返都必经满剌加，并在满剌加有停留时间。
因此，以往认为郑和下西洋五次到达满剌加的

传统成说，是没有说服力的，郑和七下西洋七次

到达满剌加具有必然性。 如果计算每次下西洋

等于两次到达满剌加，那么七次下西洋到达满

剌加更可达十四次之多。
（３）确定性。 依据郑和航行的历史事实，第

一次下西洋经过旧港确定到达了满剌加。 中国

从南海到印度洋，必经海峡地区，在郑和等亲立

的碑文中，明确第一次下西洋目的地是古里，第
一次下西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旧港生擒陈祖

义，而在郑和航行路线上，是先到旧港，接着就

到满剌加。 费信《星槎胜览·满剌加国》记载：
“其处旧不称国，自旧港起程，顺风八昼夜至

此”。② 马欢《旧港国》：“旧港国，即古名三佛齐

国是也。 番名浡淋邦，属爪哇国所辖。 东接爪

哇国，西抵满剌加国界”。③ 旧港在今印度尼西

亚 苏 门 答 腊 岛 东 南 部， 即 今 之 巨 港

（Ｐａｌｅｍｂａｎｇ）。 按照地理位置，第一次下西洋在

旧港生擒海寇陈祖义之后，经旧港到满剌加是

顺理成章的，经行旧港到满剌加，转至苏门答

剌，最后抵达古里。 更重要的是，在五年九月第

一次下西洋归国时，《明太宗实录》有“时太监郑

和使古里、满剌加诸番国还”的记录，这是郑和

第一次下西洋到达满剌加的确切记录。④

满剌加所在海峡地区的海盗问题由来已

久。 １５ 世纪以前的海峡，不仅名不见经传，而且

是一个海上的危险地带。 元朝汪大渊《岛夷志

略》记载在 １５ 世纪以前的海峡状况，突出在《龙
牙门》的记载之中：“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
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
器械，以防之。 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

日。 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 否则人为所戮，货
为所有，则人死系于顷刻之间也”。⑤ 龙牙门，即
今新加坡海峡口，是进入满剌加海峡的通道。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明）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里程》，载（明）邓士龙

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 （中），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４１５－１４１６ 页。

（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星槎胜览

前集·满剌加国》，中华书局，１９５４ 年，第 １９ 页。
（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东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５ 页。
《明太宗实录》卷七一，永乐五年九月戊午，台北：“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 年影印本，第 ９９４ 页。
（元）汪大渊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校释·龙牙门》，

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 ２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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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时的海峡是海盗出没之地，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海上危险地带。 海盗活动是影响航

运安全的一大因素。 元末海峡地区海盗活动频

繁增加，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经过海峡地区，就开

始了整治海盗的活动，为海峡的海道清宁，生擒

了海盗陈祖义，为满剌加海峡扫清了海上的障

碍，从此对海峡地区的海盗活动开始建立起应

对机制，有利于海峡地区的海道畅通，也有利于

满剌加王国发展环境的形成。
（４）史料辨正。 以上从可能性、必然性和确

定性进行了分析，最后让我们探讨为什么会有

五次之误的问题，即马欢、费信等著述中记载年

代之误的问题。 的确，曾经跟随下西洋的马欢、
费信的著述中，都明确记载了郑和在第三次下

西洋到达满剌加之事。 马欢《瀛涯胜览·满剌

加国》：“永乐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
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
遂名满剌加国”。① 费信《星槎胜览·满剌加

国》：“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

敕，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为满剌

加国”。② 所云时间均为永乐七年（１４０９ 年），即
值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之时。 这正是形成郑和五

次到达满剌加之误的来源。 剖析存在的疑点

是：在马欢记载中，拜里迷苏剌在永乐七年仍称

“头目”，与前此于永乐三年已“封为国王，给以

印绶”的记载显然不合，而三年十月永乐帝亲赐

满剌加国《镇国山碑铭》，似乎也不可能在四年

后的永乐七年才由郑和带至满剌加。 因此，这
里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以往被忽略的明朝两次赐

印封王的现象，合理的解释是永乐三年（１４０５
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封王建碑，查阅《明实

录》，其中永乐五年（１４０７ 年）明确记载了满剌

加印诰被暹罗所夺上告到明朝，故又有永乐七

年（１４０９ 年）第三次下西洋之再封。③ 《明太宗

实录》《正德大明会典》均为官方记述，《明太宗

实录》成书于宣德五年（１４３０ 年），④第七次下西

洋前已成书，记载在时间上应无误，更何况还有

《正德大明会典》的佐证。 那么， 问题应出在马

欢、费信等人的著述。 对于马欢、费信等的记

述，作为下西洋亲历者，在地点上可以笃信无

误，但是在时间上有可能出现问题。 我们知道

马欢是从第四次下西洋才跟随郑和出航，费信

是从第三次下西洋才跟随郑和出航，他们的著

述是私人撰写，对于前此发生的事件即明朝于

永乐三年（１４０５ 年）第一次封满剌加国王印诰

在永乐五年（１４０７ 年）被暹罗国夺去，以致郑和

第三次下西洋（永乐七年 １４０９ 年）再次前往满

剌加封王的档案资料，不可能确切了解。 而由

于他们的亲历者身份，所以我们往往忽视了他

们并非第一、二次下西洋的亲历者，因此依据他

们的记载形成了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才前往满剌

加封王的误解，也就是郑和下西洋五次驻节满

剌加，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澄清。
通过以上的梳理与辨析，中国船队前往西

洋古里， 必经满剌加海峡，所以从第一次下西洋

开始，郑和就与满剌加国结下了缘分。 创立于

１５ 世纪初的满剌加王国，建国者是拜里迷苏剌，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之时，也就是明朝对满剌加

国王拜里迷苏剌身份地位进行确认的时候。
此后，郑和七下西洋七至满剌加，由于重要

的地理位置，满剌加对于郑和七下西洋具有不

可替代的价值。 从此两国友好关系建立起来。
据中国史籍记载， 在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

（１４１１—１４３３ 年）间，满剌加王国的使臣来华访

问达 １５ 次之多，加上国王 ５ 次亲自前来中国，
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永乐九年（１４１１ 年），满剌

加国王拜里迷苏剌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曾
率领其妻子和陪臣组成一个 ５４０ 多人的使团出

访明朝，念其跋涉海道而来，永乐皇帝“御奉天

门宴劳之”。⑤ 巩珍《西洋番国志》中还明确记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东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４ 页。
（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星槎胜览

前集·满剌加国》，中华书局，１９５４ 年，第 ２０ 页。
《明太宗实录》卷七二，永乐五年十月辛丑条记载，苏门

答剌与满剌加国王并遣人诉暹罗发兵夺印诰事，台北：“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 年影印本，第 １００８－１００９ 页。
《明太宗实录》，张辅《进实录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 年影印本。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七，永乐九年六月甲申，台北：“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 年影印本，第 １４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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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又赐造完大舡，令其乘驾归国守土”。① 永

乐时，在礼部额设通事 ６０ 名，其中有满剌加国

通事一员。② 这也充分说明当时中国这个大国

和一个新兴小国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与此前元朝攻打爪哇设立衙门和后

来葡萄牙人建立殖民地，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质。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结束后，宣德八年（１４３３

年）， 满剌加国王西哩麻哈剌者访问中国，受到

盛情接待，他在中国逗留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
适逢明宣宗逝世，明英宗即位，下西洋刚刚结

束，从明朝皇帝敕谕中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满剌

加国地位的特殊。 当时明朝大八橹船主要是送

满剌加国王还国，古里国等十一国使臣是“附载

同回”，充分表现出明朝与满剌加两国关系

密切。
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明满之间关

系发展迅速，主要是双方都明了国家的共同利

益所在，能够互相信任，最终达到了合作双赢的

结果。 明朝扶持满剌加建国，除了颁诏封王礼

仪层面之外，派遣郑和下西洋消除海盗干扰，使
海路畅达，加速满剌加王国的兴起； 而季风因素

使得满剌加成为航线上的重要节点。 郑和船队

远航到西洋古里需要一个中间站，满剌加之地

具有季风的优越条件，使其成为优良的中间站

选择之地。 在满剌加，郑和设立官厂，《瀛涯胜

览》记载：“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 城垣设四

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 内又立重栅小城， 盖

造库藏仓廒， 一应钱粮顿放在内”。 事实上，船
队分头出发到印度洋沿岸各国进行航海外交与

贸易，最后汇合在满剌加， “打整番货，装载停

当， 等候南风正顺， 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③满

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为中国船队提供一个安全

的顿放货物场地，方便郑和船队的印度洋航行，
满剌加王国对于郑和下西洋航海外交成功有着

重要的合作价值。 同时，这也是满剌加兴起的

机遇，满剌加扼中国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航道

之要冲，满剌加王国依靠国际船只集合和货物

集散地的地位迅速兴起。 王国的兴起，也就是

海峡崛起的契机。
郑和七下西洋七至满剌加，海道清宁，商路

大开，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的同时，也
促成了马六甲的贸易像磁铁般吸引来了远近各

地的商人，对于马六甲国际市场形成起了很大

促进作用。④ 明朝与满剌加形成一种相辅相成

的合作关系，其结果不仅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

贸易港口城市，而且在印度洋与太平洋连接点

上崛起了一个以兴盛的满剌加王国而著名的

海峡。
美国学者泰勒曾指出： “作为一种集体记

忆的马来历史可以说是从马六甲才开始的。”⑤

不仅是马来历史，海峡的历史记忆也由此开端。

二、满剌加繁盛国际贸易中心的

形成与海峡的凸显

　 　 明满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成为丝绸之路

国家合作共赢的典型范例，从而奠定了马六甲

海峡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郑和下西洋近

３０ 年往返印度洋，大量商品经过满剌加，据《郑
和航海图》，在满剌加专门建立了“官厂”，⑥聚

集各路货物，满剌加形成一个物资中转站。 伴

随商贸活动展开，各国商人辐辏而至，满剌加很

快成为一个新的繁盛国际贸易中心， 这在海峡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使得海峡站在了国际贸易

港口的制高点上，成为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海上咽喉之地的国际贸易中心，成为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节点。 这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心

不仅从海上连接起了亚洲、非洲和欧洲，而且也

成为连接印度洋贸易与太平洋贸易兴盛的新起

点。 “经过它的运输线路，是连接北印度洋资源

富集地与东亚市场之间的最短海路。 东西方国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１７ 页。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一○九，《礼部》六七，中华书

局，１９８９ 年，第 ５８８ 页。
（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东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８ 页。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ａ， ２ｎｄ ｅｄ，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７０， ｐ．３．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

亚史》（第 １ 卷），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４４ 页。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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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以通过它，用较低的成本寻求沿线资源和

市场”。①

近一个世纪以后，葡萄牙人东来，探险家

达·伽马越过好望角后，首先到达的正是郑和七

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里，接着沿着郑和的航

路，于 １５１１ 年来到了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满

剌加，攻下了满剌加王国。 葡萄牙人托梅·皮雷

斯在 １５１２ 年撰写的《东方记》（Ｔｈｅ Ｓｕｍ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Ｔｏｍé Ｐｉｒｅｓ）一书，是西方对于满剌加的最早记

述之一，非常重要。 皮雷斯记述了满剌加王国创

建者拜里迷苏剌来到满剌加以后，人们才开始汇

集，三年后，居民达到 ２ ０００ 人，在拜里迷苏剌逝

世后，满剌加人口增加到了 ６ ０００ 人。②

１６ 世纪初，皮雷斯到达满剌加以后，他亲眼

看到了满剌加繁盛的贸易景象。 他记述那里有

４ 个沙班达尔，分别管理从古吉拉特来的船舶，
从科罗曼德尔海岸、孟加拉、勃固和帕塞来的商

人，从爪哇、马鲁古群岛和斑达群岛、巨港和吕

宋等地来的商贾，和来自中国、占城等地来的商

人，他认为管理“极为公正”③。 葡萄牙果阿总督

阿尔布克尔克曾经如此评价说：“我确实相信，
如果还有另一个世界，或者在我们所知道的以

外还有另一条航线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将寻找

到马六甲来，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凡是世

界所能说得出的任何一种药材和香料。”④他的

话无疑揭示了作为国际贸易荟萃中心地的满剌

加的吸引力。 皮雷斯说，当时在满刺加的街道

上行走，可以听到不下 ８４ 种不同的语言。 他的

话不乏夸大之嫌，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满

剌加作为国际大都会的繁华。
总之，从葡萄牙人皮雷斯的记述，我们可以

得知在郑和七下西洋七至满剌加以后，发展到

１５ 世纪末，海峡地区强盛的满剌加王国控制着

世界贸易航路的重要咽喉部分。 英国史学家霍

尔认为，这是使满剌加在 １５ 世纪末以极其罕见

的速度获得世界重要地位的秘密。⑤ 而对于马

六甲海峡极为重要的海上地位，皮雷斯讲述得

更为形象：无论谁是满剌加的主人，其首先便扼

住了威尼斯的咽喉。⑥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自古以来东西方

交往的重心是在亚欧大陆上，１５ 世纪初年以后，
郑和七下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阶

段，满剌加王国兴起，马六甲海峡之名彰显。 重

要的是，马六甲海峡不仅是印度洋的东大门，更
是贯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连接点。 由此可以引

申的是，明代中国不仅通过郑和下西洋连接起

了印度洋海域周边各国，建构起一个新的国际

体系，而且促发了马六甲海峡的崛起，引领了从

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嵌入。 这为后来西方从海上

东来，东西方交往重心全面转移到太平洋，迈出

了重要一步，引领了人类前行的脚步。

三、结　 语

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郑和下西洋以其当时

走在世界前列的航海技术、庞大的规模和近 ３０ 年

的时间，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航海时代。 对

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不仅是追踪明代中国大航海

的轨迹，还涉及如何看待和理解全球史的重大问

题。 郑和下西洋如何改变了世界？ 对此可以从

满剌加海峡的崛起来理解。 纵观海峡变迁历程，
满剌加是郑和七下西洋七次必经之地，从中国亲

历者第一手资料的记述，到葡萄牙亲历者的第一

手资料的记述，比较郑和下西洋前的海峡、郑和

下西洋时的海峡和郑和下西洋后的海峡，考察满

剌加海峡崛起的根源及其基本特征，是从海上劫

掠的危险地带到国际贸易秩序井然的繁盛国际

贸易中心的发展历程。 满剌加王国兴起与海峡

崛起密不可分，海峡崛起与郑和七下西洋有着紧

密联系。 重要的是，在第一次下西洋就消除了海

峡的海盗问题，为海峡安全建立了保障，对于海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治国：“海上咽喉管控模式变迁———以满剌加海峡为

例”，《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７９－９０ 页。
Ａｒｍａｎｄｏ Ｃｏｒｔｅｓａｏ 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ｍ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Ｔｏｍé Ｐｉｒｅｓ，

Ｖｏｌ． ＩＩ，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ｋｌｕｙ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４４，ｐ．２３８．
同②， ｐ．２６５．
Ａｆｏｎｓｏ ｄｅ 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ｆｏｎｓｏ Ｄａｌｂｏｑｕｅｒｑｕ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Ｖｉｃｅｒｏ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Ｖｏｌ． ＩＩＩ， Ｈａｋｌｕｙ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８７７， ｐ．１１８．

［英］Ｄ． Ｇ． Ｅ． 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
《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年，第 ２６８ 页。

同②， ｐ．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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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海峡以满剌

加王国之名凸显在世界地标之上。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永恒的主题，１５ 世纪郑

和七下西洋，七至满剌加，即七次到达满剌加

（如以往返计则更多），海峡的崛起是历史上国

际关系合作共赢的成功范例。 进一步分析，海
峡崛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标志，也标志

了东西方交往重心从亚欧大陆转移到海上，标
志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逆转的海洋走向，从

而改变了世界格局，预示了太平洋将是全球化

的诞生之地。 这也说明了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

洋时代的转型，奠基于海峡的崛起，并不依赖于

近一个世纪以后西方的航海东来。 对海峡崛起

与不同发展阶段特征进行归纳，揭示其崛起的

历史逻辑，可以为今天“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

编辑　 邓文科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ａｌａｃｃａ Ｓｔｒａ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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剌加），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ｇｏｔ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ａ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５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ｌａｋ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 （满剌加王国）．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ｗａｓ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ｌａｋａ Ｋｉｎｇ⁃
ｄｏｍ ａｎｄ Ｚｈｅｎｇ Ｈｅ’ｓ ｓｅｖｅｎ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ｅａ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ｈｅｎｇ Ｈｅ’ｓ
ｓｅｖｅｎ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ｌａｋａ ｗａｓ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ｙ， ｉｔ’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ｔｈａｔ Ｚｈｅｎｇ
Ｈ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ｔｏ Ｍｅｌａｋａ ｆｏｒ ｆｉｖｅ ｔｉｍｅｓ． Ｚｈｅｎｇ Ｈ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ｏｎｗａｒｄ ｈａ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
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ｉｒａｃ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ｖｉ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Ｚｈｅｎｇ Ｈｅ’ｓ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ｕｎｖｅｉｌ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ｖｏｙ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ｂｅｓ ｉｎ⁃
ｔｏ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ｃｃａ Ｓｔｒａ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ｈｏｗ Ｚｈｅｎｇ Ｈｅ’ｓ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ｙｄ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５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ｗａｓ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ｗ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ｎ⁃
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ｔｕ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ａ，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ｒ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ｎ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ｎｅａｒｌｙ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ａｃｃａ Ｓｔｒａｉｔ； Ｍｅｌａｋ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Ｚｈｅｎｇ Ｈｅ’ｓ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ｅ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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